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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初明，原名贤馥，乳名阿古，参加革命
工作后改名陈克迅、陈初明，化名克迅、阿
细，1915 年出生于潮州城郊黄金塘村。8 岁
入小学读书，聪明好学，而且酷爱体育锻
炼。1930年春，考进广东省立二师（韩师）简
易班学习。勤奋读书，终日笑眯眯的，喜欢
打趣逗乐。

1931 年九一八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
省。二师的学生走出教室，上街道，下农
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读书会”“抗
日义勇军”。热情奔放的陈初明很快投入
到如火如荼的学生救亡运动中去。这时，
中共潮澄饶县委书记李崇三为指导抗日民
众运动，亲自到二师附近的东津乡举办学
习班，陈初明参加了，接受党的知识和新形
势下新策略的教育。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
的教育，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他和一些
学友谈前途，谈理想。他说：“一个人要有
正确的人生观，要有理想，没有理想，就等
于没有灵魂。”不少同学在他鼓励下开始觉
醒起来。

这时，国民党政府潮汕当局，在“攘外必
先安内”的政策驱使下，对学生爱国运动横加
干涉与镇压，公开逮捕爱国进步学生。1933
年夏季，陈初明二师毕业后到磷溪小学补习
班任教时，因向学生宣传爱国思想，书写爱国
标语，也横遭缉捕。一连串的打击，使他进一
步觉醒过来。他对学友说：“中国之所以屡遭
外侮，症结在于一个腐败卖国的政府；不推翻
这个政府，中国就没有前途。”于是，他与同学
郑勉等人先后千里迢迢到北平寻求救国真
理，参加了北平中国大学组织的“读书会”；后
来又参加“反帝大同盟”，投入到北平学生爱
国运动中去。他曾深夜与郑勉等人冒险到中
南海前门墙上书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
卖国贼”等标语。1934年7月，辗转到上海，9
月加入共青团。12月，在进工厂区联系革命
工作时被捕。被捕后，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单
独来上海找职业的。在狱中，没暴露一个朋
友的名字，也从不与任何人通讯联系，情愿孤
身把牢狱坐穿。最后，上海当局以扰乱治安
罪，判他6个月徒刑。

1935 年秋，刑满出狱。因身陷牢狱与组
织失去联系，他返回家乡潮州寻找组织。翌
年6月，他在汕头参加新文字研究会的进步组
织，并在达濠马洛乡启明小学担任专修班班
主任，满腔热情投入新文字运动。1936年12
月，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

潮汕大队，11月又担负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
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领导工作。12月下旬，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 3 月，中共韩江工委派他到普宁
梅峰公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建党工作。他
以梅峰为工作基点，积极扩大党的思想影
响，与校内进步教师一起，团结全校师生，努
力把梅峰办成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校。
利用假日，秘密联络隐伏在普宁各地的党团
员，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建立梅峰第一个
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在其努力下，普宁
县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3、4 月，中共南
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在香港开办了干训班，
陈初明被派往受训。是年 6 月，建立中共普
宁县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9 月，成立中
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同年10
月，在普宁流沙镇建立县“青救会”“妇救会”
等组织，打开了普宁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
面。于 1937 年成立后，即派陈初明同志到
普宁开展党的工作。

1938 年年初，普宁党组织在抗日救亡
运动中迅速发展壮大，为了更好地领导全
县运动，中共普宁工委由梅峰公学迁至敬
爱小学。陈初明及区委书记林川、县青抗
会常务干事郑敦等均以教职员的身份隐蔽
在 这 里 ，领 导 全 县 群 众 开 展 抗 日 救 国 斗
争。4 月，被调到潮汕中心县委，主抓青少
年运动。10 月，任新成立的潮普惠南（山）
分委书记。翌年 6 月下旬，潮汕沦陷，与罗
天等到大南山区，建设潮汕抗日后方。7
月，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成立，任县委书
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潮普惠揭各县抗
日民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主持组织

“退罗华侨青年抗日同志会农村工作队”，
把归国华侨的进步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
密切配合抗日团体和南侨中学开展抗日运
动的工作。工作队成员由分委抽调部分抗
日青年骨干，并吸收几名爱国青年参加，密
切联系各地抗日团体，深入发动群众。并
于 7 月 1 日出版县委的机关报《青报》，以普
宁青抗会主办的小报形式创刊，3 日刊 4
开，每月逢 1、4、7 日出版。因贴近时事，深
受人民大众的拥护和欢迎，印数达四五千
份，畅销于潮普惠揭地区，对推动潮汕前线
的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期间，国民
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逆流。粤东地方当局不
顾民族的危难与地方危急，强令解散抗日

民众团体。他采取针锋相对策略：一面组
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当局的反共卖
国行为；一面遵照上级指示，撤退疏散已经
暴露了的中共党员。陈初明因名声卓著，
南委把他调到闽西特委党校学习。临别
时，他对战友说：“不管碰到多大困难，都要
坚持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0年1月，陈初明学习结束，2月被安排
到中共龙岩县委任宣传部长。这时，国民党
闽西地方当局公开撕毁“合作抗日”协定。地
主收租团、还乡团、保安队、联防队，时常窜入
游击区催租逼债，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
众。群众情绪低落。陈初明到任后就扎根到
龙岩西陈区，白天他头戴竹笠、肩挑粪筐，与
农民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夜晚找农民谈
话、开会，宣传抗战前途鼓舞士气，带领农民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逼租，反夺权”斗
争。对待开明士绅，则晓以爱国大义，团结教
育他们。对待一小撮穷凶极恶的地主恶霸和
投降派，则以刀枪相对，给他们严厉惩罚。他
亲自在一座山神庙的墙壁上写上“团结抗日，
前途光明。催租逼债，一刀还尽。杀猪出谷，
快乐过年”的口号。

1941 年 1 月 20 日，闽西南特委在东霄窖
头村召开县区级扩大会议，从报刊上得知

“皖南事变”的消息。特委意识到形势突变，
立即布置应变计划。陈初明奉命回龙岩传
达特委指示。1 月 23 日，刚回到龙岩西陂乡
条围村（中共龙岩县委机关所在地）的当夜，
便被国民党的保安第九团及曹莲、西墩两乡
队警袭击。突围时，他为了掩护其他同志，
不幸被捕，史称“闽西事变”。在狱中，坚贞
不屈，大义凛然，敌人耍尽花招，施以毒刑，
仍无所获。1 月 27 日夜，被活埋于龙岩城北
郊后山，年仅 26 岁。然而，曾看守过陈初
明，接受过陈初明教育的保安连队，在陈初
明牺牲后不久，携带武器投奔抗日游击队，
把真相大白于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龙岩地区政府
和人民为纪念陈初明，在他牺牲地附近，建
起闽西南革命烈士纪念碑，刻上陈初明烈士
的名字。故乡潮安县政府和群众为纪念他，
也在潮州西湖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上了其
英名。

吴健民在《血沃劲草——征途的回忆与
怀念》中回忆说：“他襟怀坦白，有高度事业
心；平时虚心学习，深入群众，善于组织、发动
群众，在党内有较高威信。”

马革还初志 明珠焕异彩
——革命英烈陈初明事略

□ 陈贤武

为擦亮潮州和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作和教
育品牌，向全国文学界展示韩山诗群的创作实
绩，对外推广潮州·韩师的诗歌作品，促进诗教成
果的传播转化，探索多样化、活态化诗教育人之
路，近日，市作协、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
潮州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作家潮州采风行暨韩
山诗群作品赏读会，近20名著名作家、编辑、文
学评论家齐聚潮州，和潮州韩山诗群近30人共
读潮州、共探诗心和诗艺的可能性。

在潮期间，专家学者们一行先后前往韩文
公祠、广济桥、牌坊街、饶宗颐学术馆、潮州文艺
精品馆，考察潮州文化，充分领略潮州的人文风
采与地理形胜。

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秘响与惊雷——潮州
诗歌之夜暨韩山诗群作品赏读会”在位于古城
府学旧地的时间轴书店举行。活动采用结对
形式，专家学者们对韩山诗群代表诗人黄昏、
草叔、陆燕姜等人的作品进行一对一点评，充

分肯定了潮州·韩山诗群的创作实力和艺术造
诣，也在创作视野、表现手法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和意见。

潮州诗歌在近年来异军突起，成绩斐然，不
仅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力。此
次活动既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以
诗歌的名义进行的“阅兵式”，展示了潮州诗歌的
文化和风采。

（黄琼）

著名作家到潮州采风赏读韩山诗群作品

共读潮州 探索诗心和诗艺
沈从文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

友》，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他写
到：“姓印的可算是个球迷。任何人
邀他去踢球，他皆高兴奉陪，球离他
不管多远，他总得赶去踢那么一脚。”

论起这一份热爱，我也是及得
上几分的，虽然姓印的球迷是踢足
球的，我是打篮球的。

刚参加工作时，学校的篮球场
还是泥地的，沙子多，容易滑倒；一
起风，尘土飞扬。我仍很满足，因
为至少有球可打。一些学生邀我
前往他们村打球，记忆中，一个村
的场地坑坑洼洼，有一次差点崴了
脚；一个村的两个篮球架相距至少
30 米，打全场累得要命；一个村的
旷埕堆着菱角壳，打完球，手掌黑
乎乎的，好像练了黑砂掌，我都欣
欣然前往，奉陪到底，名副其实与
学生“打成一片”。

有一位邻居，心血来潮，自制
一个简易篮球架，供周边孩子们玩
玩。凭直觉，篮球板明显高了，有
点“半天吊灯笼”；球篮又太小，要
命中一个球，难度不亚于足球的进
球。有时，这群小孩会来找我凑
数。只要空闲，我都没推辞。

我的篮球打得并不好，甚至可
以说是很差劲。这与身体素质有
关。力量不足，身体对抗吃亏；速
度也一般，弥补不了力量上的劣
势。更要命的，是打球的意识不
行。一球在手，该传该投还是该突
破，经常习惯性地迟疑一会儿，俗
称“慢半拍”。篮球是一项团队运
动，球场上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
一犹豫，绝佳的时机，经常就白白
错失了，这是很伤士气的。

意识这东西，似乎更依赖于童
子功，半路出家者，最难赶上。我
曾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如果小时
候，我们村里就有篮球场，我打球
的水平，就不止现在这个档次了。
这是有根据的。到镇上读初中时，
学校终于有了篮球场，却只有那么
一个，根本不够用，早被那些会打
球的同学霸占去了，要想挤进去摸
一下球，太难了。到潮州西湖山后
读书，情况依然如是。上大学后，
我始接触篮球，学了一段时日，就
爱上这项运动，也很想能够打得好
一些。只是起步甚晚，虽不可谓不
勤奋，意识终究上不去。

年轻时，争强好胜，常为球打

得太烂而郁闷不已。中年之后，正
如一位球友所言，到了这个年纪，
能够经常性地站在球场上的，都是
胜利者。这才渐渐明白，以前的自
己，在对待打篮球一事上，是本末
倒置了。其实，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才是本，而胜负根本就是末，并不
重要。我又进一步想到，生活中的
诸多事情，像读书、写作、交友等
等，也多类于此，极容易本与末就
倒过来了，同样应该引起警惕。

近两三年，参加激烈对抗的次
数少了，更多的是一个人运运球、投
投篮，出一身汗，或者只是抽空到球
场上走走看看。我发觉，每每看到
场上队员生龙活虎的样子，内心就
会涌起一种满足感；听着此起彼伏
的球声，心情也是很愉悦的。这使
我又想起读大学时，学校有一位普
宁籍的教授，姓张，快退休了，个子
很高，戴浅茶色眼镜，经常微笑着，
我们都亲切地唤他张老师。他每周
总有一两个下午，出现在篮球场边
的树荫下，看学生们打球，一副很享
受的样子。直至人将散尽，才踱入
场中，活动活动筋骨，再随手投一会
儿球，过一下瘾。看其投篮姿势，估
计当年也是一名篮球健将。有时缺
人，我们拉他一样打，他总是微微笑
着，摆摆手。如今，我渐渐能明白张
老师彼时的心境了。

曾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大概
意思是说现代社会，喧嚣扰攘的生
活，使大家压力很大，都活得很累，
建议生活中每个人，至少都要从事
一项力所能及的运动，适时放松身
心。这一点，我居然做得还不赖。

打球以来，最感恩的，是小伤
虽然免不了，却不曾受过大伤。这
归功于当年的老师们，培养了我们
勤做准备活动的好习惯。最得意
的，是人到中年，身板并不严重走
样变形，这是长期锻炼的最好回
报。最自豪的，是一直坚持着，屈
指算来，球龄竟然已经有26年了。
看来，凡事不怕起步晚，就怕不能
持之以恒。

而最难忘的，是每个下午，在
学校的球场上打完球，学生渐次散
去，球场复归寂静，这一刻，独自躺
在草坪上，习习晚风中，看一轮红
日，悬于学校围墙之上，半天霞光，
有时是瑰红，有时是橘红，有时是
紫红，真是美极了。

打篮球
□ 陈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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